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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宗派佛教为特色深化佛教中国化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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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宗派佛教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最具中国化的成果，是佛教与中华文化契理契机

的深度结合。纵观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史，正是延着宗派佛教的理路不断推进，而近代以来的佛教复兴，

也以宗派佛教的诸宗并进为其特征。又有太虚大师总结中国汉传佛教的宗派佛教之特色，融贯成为人间

佛教的理论，为当代佛教所继承和发展。今日的汉传佛教，应当继承中国化的宗派佛教的理路，沿着人

间佛教的发展路径，承前启后地深化佛教中国化，发展中国化佛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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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宗派佛教是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质之一，是佛教与中华文化彻底融合的标志，也是当代佛教继续深化

佛教中国化应当践行的路径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：“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

国化，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、中

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。”[1] 这指明要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，应当继

续深耕佛教与中华文化交融发展的成果，把中国汉传佛教的深厚历史传统，引入新时代的精神，承前启

后，深化佛教中国化，发展中国化佛教。

因此，本文试着回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过程之中，去考察佛教的宗派性格及

其所展现的佛教中国化特征，特别是立足于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基础之上，重申人间佛教思想的

根本精神，以此来为当代佛教的发展与佛教中国化的深化提供启示。

一、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质

从佛教进入到中国的土地开始，就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结合，在互鉴互融过程中，成为中华文明

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以东汉末年的“永平求法”为起点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序幕就已经拉起。此

后，佛教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借用中国传统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意涵的“格义佛教”，再发

展到隋唐时期三论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等宗派的成立为标志，中国汉传佛教形成了以教、禅、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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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等为特色宗派佛教。可以说，宗派佛教的形成，是中国化佛教臻于成熟的标志。

从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内在视野来看，隋唐时期佛教的“禅开五叶，教创台贤”，无疑是中华文化最

具创造性的贡献之一。其中，以智者大师为集大成的天台宗最具典型。天台宗以智者大师所讲的“法华

三大部”，即《法华文句》《法华玄义》《摩诃止观》，以及大师所阐《童蒙止观》《六妙法门》等教典为

理论基础，以它们所阐释的“五时八教”和“四种三昧”等理论与禅法为指导，将佛法的一代时教与修

行指导，巨细靡遗的整理出来，成为中国化佛教的典范。也因此，智者大师和天台宗赢得了“东土释迦”

和“教观双美”的崇高赞誉。此后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，将完整的唯识思想补充到汉传佛教的义理系统

之中，形成了唯识宗。而稍后的贤首法藏大师则吸收了唯识宗的义理，梳理出“五教十宗”的新教判和

“法界观”的修行路径。从此，教下诸家可谓齐备，汉传佛教的义理思想如皋日中天，璀璨于当时，光耀

至当今。

禅宗经历了从南朝梁代到唐代的发展，与中华文化彻底交融，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。著名的

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，从魏晋南北朝的竺道生，发展到到唐代的禅宗六祖惠能，佛教中国化历程才算

完成，他说：“生公为佛学中国化栽根，到惠能时才开花结果。”[3] 这也说明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，已

经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，成为其不可割离的部份。

另一方面，唐代道宣律师疏解律藏，探索中国化的僧团律制，提出“今欲删其繁恶，补其遗漏，使

制与教而相应，义共时而并合”[5]，遂发展出具有适合中华文化与中土民情的中国佛教律制。并在后世的

发展中，形成学律、行律的中国律宗。此后，百丈怀海禅师倡创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[6] 为特点的丛林

制度，为适应中国的农耕文明传统建立起农禅并重的僧团修行模式，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制度特色，至

今遗风尚存。

宗派佛教在宋元时期得到更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，寺院开始有专门弘扬天台、华严的教理的“教寺”，

也有以禅门修行为核心的“禅寺”，其宗派佛教的性格极为明显。到了明代初期，中国汉传佛教的佛寺形

成了禅、讲、教的格局，这其中不乏有宗教管理上的方便。到了晚明以降，中国汉传佛教寺院逐渐演化

出禅、教、律、净的格局，这无疑是宗派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达。

简而言之，宗派佛教不仅是佛教与中华文化交融发展的标志性成就，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主轴，

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质。需要补充的是，中国佛教各宗派之间不是“入主出奴”彼此隔绝，而是相互扶

持、相互补充，具有包容性。宗派佛教的精神，亦在于其有戒律、有教理、有禅观实践，以戒、定、慧

三学并进为根基，这样的精神应当为今日佛教的发展所继承与深化。

二、近代佛教的复兴以宗派佛教为标志

清代中后期，在列强环伺、社会积贫积弱的历史环境之下，佛教的发展也备受打击，可谓衰落已极。

近代高僧“八指头陀”，即敬安禅师曾慨叹道 ：“嘉、道而还，禅河渐涸，法幢将摧。咸、同之际，鱼山

辍梵，狮座蒙尘。池无九品之花，园有三毒之草。息心靡托，了义何闻？”[2] 可见当时佛教的衰弱情形，

和出家人的危机感。与敬安禅师同一时期的佛门居士杨仁山也说：“境内禅宗一派，空腹高心，西来大意，

几成画饼。台教一派，尚能讲经，惟泥于名相，亦非古法。且诸方名刹，向无学堂造就人才，所以日趋

于下也。”[13] 如杨仁山居士所见，晚清的佛教仅有禅宗与天台宗能够勉强支撑起修学与弘化的规模，而其

效果也未臻理想。

有鉴于此，近代缁素大德寻求振兴佛教，于是有妙空法师、冶开禅师、杨仁山居士、曹耀湘居士等

高僧大德相继募刻教典，创办了诸如金陵刻经处、毗陵刻经处、如皋刻经处、长沙刻经处等集佛典整理、

刊印、流通为一体的文化机构，为近代佛教复兴积蓄了教典的基础。教下的天台、华严、唯识诸宗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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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在晚清渐有起色，尤以弘扬天台宗之谛闲法师与发扬贤首教义的月霞法师为僧界表率。谛闲法师于江

浙遍开讲席，重振天台宗风 ；而湖北高僧月霞则于 1896 年在九华山开讲《华严经》，重兴贤首宗风。此

后，两位高僧分别创办了观宗学社与华严大学等近代专宗僧教育，为中国近代佛教培育了众多专弘天台、

贤首两宗的僧才。与两高僧同时及稍后时代，有虚云禅师、印光法师、弘一律师等高僧分别弘传禅法、

净土与律学，使得各宗宗风再振。由此观之，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正是以宗派佛教为其特色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月霞法师的两位得意弟子——持松法师和体空法师，他们在 1924 年被分别选为

武昌洪山宝通寺方丈和武昌莲溪寺方丈。在是年 2 月 15 日，由太虚大师的弟子大勇法师代表武昌佛学院，

会同武汉佛教界僧俗代表，在汉口佛教会开会欢迎两位大师回到湖北弘法。[14] 持松法师在宝通寺复兴汉

传密宗，他坚持以贤首宗的判教为依据，重新梳理汉传密宗的义理，为近代的宗派佛教与佛教中国化注

入新的生机。而体空法师则开办了莲溪寺华严大学，重兴华严宗的义学教育于武昌。两大师继承月霞法

师弘扬华严宗的志愿，重树贤首宗风，并中兴宝通、莲溪二寺，为近代湖北佛教更发新光。

而太虚大师的“人间佛教”思想，同样是在继承和总结汉传各宗教观基础上发展而来。以太虚大师

的判教观念为例，其思想可谓遥承了圭峰宗密禅师的判教理念。华严宗第五祖圭峰宗密大师，在《原人

论》的判教中容纳了人天教，并容摄了儒、道二家的思想，提出了人天教、小乘教、大乘法相教、大乘

破相教、一乘显性教的“五教”判教论。这其实就是近代太虚大师的判教蓝本，所谓：五乘共法、三乘共

法、大乘不共法，而以人天乘为五乘的基础。我国当代著名学问僧圣严法师曾指出，太虚大师应是受到

圭峰宗密大师的《原人论》判教思想的影响，从而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论框架。[4]

人间佛教的提出，实际上是太虚大师整理传统宗派佛教，经由综摄重建而来。太虚大师在《新与融

贯》一文中，自述他的佛法源流，道 ：“最初、本人亲近的善知识，是禅宗的寄禅老和尚 ( 即八指头陀 )

等，对于参禅的倾向较深，对台、贤教义稍稍研究。后来自看藏经，于性、相经论的得意处，每在离言

的禅意，颇契维摩经所谓文字性空即解脱性。如天台的离言谛，法相的离言自性，法性的离戏论分别，

都融彻到禅宗上的不立文字，如古人所谓‘不即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’。”[7] 由此观之，太虚大师

的佛法真见，无疑是从宗派佛教的理路中得来。由此，太虚大师才提出以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不

共法融贯的佛学体系，成为其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说人间佛教继承了中国汉传宗派佛教的性格与特点，而容纳了现代的新特色，这正

是太虚大师强调的“中国佛教本位的新”。太虚大师曾对此特别说明，他说 ：“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，

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，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，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

佛教的特长，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，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。由此，本人

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，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、麻醉于日本，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！”[7] 这样

的精神无疑是当代佛教所应遵循与深化发展的理路，是当代佛教中国化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理论。具体而

言，是要继承宗派佛教的遗产，而以人间佛教为路径，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。

三、沿着宗派佛教路径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进程

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成就，也是近代佛教复兴的方式，太虚大师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提出

适应现代化的人间佛教。沿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，继承宗派佛教的义理与制度遗产，我们必须从太

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出发，在新时代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的新进程。

（一）宗门教下，实现汉传佛教各宗派的繁荣发展。

今日的汉传佛教各宗的发展，延续了近代以来各宗派复兴的基础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宗教

政策的落实，寺院的建设与修学的恢复都有着斐然的成绩。我以为，现今的汉传佛教依然可以沿着宗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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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的理路，继续培育更为扎实的基础。

一方面，应该继承宗派佛教的教理与教制遗产。这需要有许多以宗派为特色的专宗寺院与佛学院，

将各个宗派的义理思想与修学方式重新整理，并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修学体系。以湖北武汉莲溪寺为例，

1928 年月霞法师在华严大学所培养的学僧，时任莲溪寺方丈的体空法师，在寺内创办“中华佛教湖北省

华严大学”，成就了近代佛教史上又一所华严专宗佛学院。2021 年，武昌佛学院男众部（设在宝通寺）

全面恢复办学，女众部设立在莲溪寺。如今的武昌佛学院尼众部设有预科小众班、本科律学班、华严专

宗研究生班，与莲溪寺“持戒为本、华严为宗，净心为要，念佛为归”的宗风相得益彰，可谓是当代宗

派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探索。

另一方面，寺院与僧教育应该在继承传统宗派佛教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调适发展。太虚大师曾经就佛

教律仪的发展指出 ：“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，如中国的隋、唐间，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

和小庙的僧制，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，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。”[12] 以此为鉴，宗派佛教也需要

在契合佛法根本精神的同时，与时代环境做契机性的尝试。如武昌佛学院男众部的佛学专业课程，就综

合了宗派佛教的特色，突出中观、唯识、禅宗、天台与华严圆教。

（二）本佛尊经，发挥宗派佛教的共同精神特质。

太虚大师梳理中国佛教的发展史，他站在中国佛学为本位的立场，总结中国佛教的主流包含有四点

特质 ：本佛、重经、博约、重行。太虚大师所谓的“本佛”，是指“自道安以来的中国佛教代表人物，如

慧远、智者、贤首、慧能等，都是直本于佛”，近代以来常常提倡的“回归佛陀本怀”即是此意 ；所言

“尊经”，“就是他们都是以无上正等觉，就是佛的金口亲宣的经典为根据”，易言之，无论任何时代，佛

法不能脱离经典而别寻他途；而“博约”则是“因为经的浩繁，所以他们都博览全教而约其要旨，比如道

安博览众经而综理经录，天台、贤首的博综一代时教而为判摄，都是这种表现”，汉传佛教诸宗派的义理，

正是经由祖师的判摄，“博约”众经而来。 此外，关于“重行”的特质，太虚大师认为，是要博览教典过

程中，提出修行的心要，从而成为一种修行的实践法门，或是修净土，或是修禅观，从而以此作为“自

行化他的修证法门”。[8] 这些中国佛教的主流特质，是中华文化别具创造力的体现，太虚大师就曾言：“此

中国佛教的主流，充分的表现了中国人伟大的创造力，终于建立起具备深厚特质的中国佛学。”[9]

当今佛教当沿着中国佛教主流特质，要本末并重，同时也要融入新的时代精神。太虚大师在近代就

指出，“现在要复兴中国佛教，应该继承佛本论的主动流，力戒孤陋的弊病，直探佛经，博搜教理，精简

以取其要，见之实行 ；绝不是承受那一家的旧套的。”[9] 我们今天也要赓续本佛、尊经、博约、重行的中

国化佛教的思想脉络，发挥宗派佛教的共同精神特质。

（三）人间佛教，回到现实人生中去践行菩萨道。

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指出 ：“所谓佛教中国化，最要的是在其冲淡了宗教精神，加深了人生情味。”[3]

这说明佛教中国化其实带有人间性的特点，并不舍弃人间的伦理。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，佛教中国化就

是从现实人生中去实践佛法，而非脱离人间别求解脱，这正是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的精神所在。太虚

大师曾说 ：“在中国，向来有许多学者及一般的人，因为没有了解佛法，就对佛法作种种误会的批评，以

为佛法是非伦理的，非人生的；尤其是近年来讲中国哲学和人生哲学的，误解得更加厉害。实则佛陀之说

法，其动机虽是很广大的——普为一切众生，而说法的中心对象，则仍在人类众生，故佛法实是人类众

生的佛法，佛所说的一切学理和道德，都离不开人间的。”[10] 可见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的学理与践行，

必须站立在人间伦理与道德的基础之上，以人类为说法的中心，以人间为修行的基础，提升人格的品质，

促进社会的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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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，太虚大师对佛门的出家人与居士提出务实的建议，他在武昌佛学院的一次

演讲中说 ：“出家者有出家者之家务事业，即所谓‘宏法为家务，利生是事业’也。在家人有在家人之家

务事业，即‘仕、农、工、商，各操一赡身、养家、利国、益群之业’也。否则，即为世之负债人，更

何能成就佛法中超世之志业哉！”[11] 从出家僧众的角度而言，出家人应当以解脱为目标，以宏法利生为

事业。同时，僧众所依止的寺院也应该为出家僧众，提供生活的保障、修道的环境，所谓“身安则道隆”，

我们应立足现实，通向佛法的究竟。从在家佛教徒而言，应当立足于“赡身、养家、利国、益群”，正如

太虚大师所说 ：“佛教最初的目标在使人民善良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康强。”当下的中国佛教的发展，无疑

也要继承这样的精神，在新时代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并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

挥积极作用。

结语

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质，也是佛教契理契机的展现。宗派佛教必须不离戒、定、慧三学为根

基，同时具有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，彼此融贯于佛法而不互相对立。近代以来，佛法以宗派佛教的形

式得以复兴，有谛闲、月霞、虚云、印光、弘一等大师，分别推进了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

律宗等各个宗派的综合复兴，又有太虚大师整理传统宗派，融贯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。就湖北佛教而言，

在近代有月霞、持松、体空等大师在宝通寺、归元寺、莲溪寺等道场，或弘扬教义、或创办僧学，令沉

寂已久的华严宗与楚地重振宗风。又有太虚大师、大醒法师等人前后兴办武昌佛学院，高树人间佛教之

旗帜，实践菩萨行愿于现实人生。今日佛教应该继承这一法流，深化佛教中国化，发展中国化佛教，努

力做到宗门教下，诸宗并进；本佛尊经，博约重行；人间佛教，爱国爱教。一方面，要从严治教，落实佛

法戒、定、慧三学，踏实修学；一方面，要奉献人生，落实佛法的菩萨行，促进社会安定，国家康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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